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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前，云南马帮为平衡马背上货
物的重量，会顺手在河边捡几块石头压
重。川江也有“压重石”，当然不是放在马
背上，而是放在船上。

1
装食盐既能压重还赚了运费

川江最早的航道管理机关负责人蒲兰田
是个英国人，他在所著的《峡江一瞥》中说，“木
船出发前应装好压舱物，行李、补给物品可
充当，放在船的中间尽量靠近桅杆的部
位。如果不足，沙子、大小石头随处都有。”

抗战期间，长江中下游航运中断，淮
盐供销区的湖南百姓改食川盐。后来宜
昌沦陷，川盐只好从涪陵乌江口上溯，水
陆并用运入湘境。民生公司开设有渝涪
航线，下水客班轮正好装运食盐至涪陵。
之前，只有少量百货可运，又属“泡货”，水
流湍急，下水客班轮重心不稳，底层货舱
需装沙石压重，以保持平衡。返程时，有
很多山货运往重庆，压重石要全部卸下
来，是件麻烦事。装食盐既能压重，还赚
得了运费，划算！

轮船重心不稳，曾发生过翻沉事故。
1945年8月的一天，巴东驻兵调防到三斗
坪，由民政轮承运。船有两层，二层甲板只
是半层，底层为货舱，不可载人。官兵拥挤
在二层船舱，轮船因此上重下轻，重心不
稳。船过秭归九畹溪时，差点倾覆。船长
担心出事，马上靠岸，劝说一部分官兵下
船。然后继续下行到柳林碛，船头遇回流
水，船体倾斜，二层进水。船长赶快靠岸下
客救船，不料船头触礁，倾翻沉没。

还有一次，民熙轮在三斗坪装运军人
及伤员，因大家急于回大后方，不听船员
劝阻，纷纷拥上船，超载严重。同样，底层
货舱空置，上重下轻。上驶二十多公里
后，到达青滩，操作时因船体重心不稳，向
左瞬间侧翻沉没，八百多人葬身江浪。

这两起事故原因，都编入了《川江海
事前鉴》，警示后人引以为戒。

2
增载货物充当了“压重石”

1950年，江发轮运钢坯入川，当时码
头装卸设备简陋，轮船构造落后，笨重的
钢坯很难下到底舱。江发轮便先在底舱

装上沙石压重，再在二层货舱装钢坯，解
决了重心稳定问题。

20世纪50年代，川江运力相当紧张，
各轮船单位想方设法挖潜，多装货。二战
后，民生公司到美国和加拿大购买了一批
退役登陆艇，改成货轮，用于川江航运。
登陆艇也需压重，但不用沙石，底层设置
有六个水舱压重。为增载货物，试着在两
艘登陆艇上拆除部分水舱。通过试验，一
艘可增载货物三百多吨，另一艘则可增载
货物九百吨。最关键的是，增载货物充当

“压重石”，符合航行安全技术要求。
陈胜利曾是川江大型客轮的船长，他

告诉我：“川江轮船后来都设水舱压重，沙
石压舱受力不均匀。”航运学校教材上也
如是叙述：大型船舶底部可设置双层底，
并注入压载水以降低重心……

我问陈船长：“旅客在船上用的水，也
是从压重舱来的吗？”他说：“是的。客轮
上总共有六个水舱，前部四个，后部两
个。”他又解释，川江涨、退水变化大，要经
常调节船舶吃水高度，需用水量来掌控压
舱，从江中抽水很方便。如果用沙石压
重，人工装卸，还要靠码头停船，麻烦得
很，又耽搁时间。

1987年，陈船长被单位外派到珠海，
担任港珠高速客轮船长，得知远洋货轮也
需要压舱，用的是铸铁件，外形像秤砣，但
大得多，每块重几十斤。他听一位远洋船的
轮机长说，海洋风浪大，颠簸得厉害，水晃荡
容易引起船体倾斜。铸铁“压重
石”全世界通用，在各国
港口都可租到。

3
一千多年前长江就有“压重石”

铸铁“压重石”不是新鲜事，隋炀帝的
龙舟就用过。一千四百多年前，隋炀帝乘坐
龙舟三次巡游长江，船身狭长、高四层，高
宽比悬殊大，重心高，便用专制的铁饼压
重。即在龙舟底层，密排桌面大小的铸铁
件。这是长江上最早使用“压重石”的记载。

几百年前，中国人远航也用石头压
重。我朋友去菲律宾旅行，在马尼拉港口
的老街路面，发现许多刻有汉字的石头。
导游告诉他，这就是当年的压舱石。远洋
船返航中国时，如果受载均匀，就把一些
压舱石丢弃了。这些整齐方正的石块，被
当地人捡去，用来建房和铺路，便保存到了
今天。清代时，长江口有一种名叫“沙船”的
木船，尾部舷边各置有一只大竹篮，装满石
头，谓之“太平篮”。航行中，如遇风浪，便将
太平篮沉入水中，以求平稳。虽说这些石
头没压在船舱里，但异曲同工。

这么一细说，船舶的“压重石”真是多
样，有沙石、有水、有铸铁，有食盐、有货
物，还有故事。“空头非穴女儿到，令下有

误王者来——安全。”陈船长用一
个歇后语回答：“我们跑船的

人，非常看重这两个字。”

打开尘封的樟木箱，一双褪色的胶鞋
静卧箱底，岁月的温润包浆诉说着过往。
此刻，担架上父亲的形象再次浮现眼前。

1
赶场的父亲

1962年春，在重庆长江上游、永川区
最边远的古镇朱沱水码头，青石板街道两
侧，明清风格的串架木屋紧紧相依，像一
排排佝偻着腰的老人。父亲罗吉利在百
货商店上班，他五更天起床，肩挑百货，往
返20多公里，日复一日地赶场。

一次暑假，我随父亲去赶场。清晨出
发，我穿着母亲做的新布鞋，行走在石板
路上。为省5分过江钱，父亲每次都为大
家划船摇桨。上岸后，他挑着百货担子，
两肩互换，身上冒着热汗，与商贩们摆着
龙门阵走在赶场路上。

石蟆口的明清老街，我们在餐馆用粮
票吃了一碗面条充饥。父亲摆放好百货，
价签放在货物上，靠着诚信与热情，他总
能让营业额领先，赢得“红旗摊位”称号。

午饭时，父亲从馆子买来一份回锅
肉，奖励我首次赶场，那香气至今难忘。

夕阳西下，我与父亲随赶场人群，带
着从村民处买来的胡豆、豌豆、红苕归
家。到家后，父亲去江边为餐馆挑水，每

担挣三分钱，补贴家用。赶场的记忆，父
亲的艰辛与坚韧，深深刻印在我心间。

2
种菜的父亲

在计划经济年代，为应对饥荒，政府
号召开荒种菜。朱沱镇便利用起枯水期
的河滩地，分给百货商店一片长约四百米
的沙滩地。三十多位员工列队江岸，手拿
锄头、钢钎和箩筐，历经半个月的艰辛劳
作，把荒滩变成了菜园。

父亲是组长，带领一个四人小组，采
用原始农耕方式，在江边沙地种植蔬菜，
以应对饥荒。他们根据“水位耕作法则”，
在枯水期种植生长周期短的早南瓜、黄
瓜、苞谷、小白菜等。

父亲性格直率，做事果断，把种菜当
成自己的家务事，挖土、除草、栽种，见事
就做，每天很晚才回家吃饭，常常累得腰
酸背痛、带着满身汗味与尘土回家，母亲
就用热毛巾给他擦背。

母亲是贤妻良母，持家有道，不仅要
为子女做布鞋、缝补洗衣服，每月还要用
粗细粮和野菜配搭，确保全家人温饱。父
亲有空也下厨，不时夸赞母亲能干，母亲
总是抿嘴一笑，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

父亲严于教育子女，常强调“唯有
读书高”。后来，大哥大姐成为教师，二
哥参军后在上海工作，家庭得以安稳度
过艰苦岁月。

立春不久，父亲在江边意外挖出一
个密封的青花陶瓷罐，罐里装满白花

花的银圆，闪着诱人的光芒。
他喊：“老李来看！”老李两
眼放光：“罗组长，天知地
知……”话还没说完，父
亲接着说：“地下的，一律
归公家。”清点后，有两百
多枚，随即上交国家。此
事在镇上引起轰动。单

位奖励父亲30元人民币，其余3人各得5
元，政府还特许父亲用奖金购买了四双胶
鞋，我们四兄妹各得一双。

父亲勤勉耕作，风雨无阻。一次挑粪
施肥时摔倒，他默默起身继续劳作。

春天来临，菜园生机勃勃，蔬菜丰收，
居民纷纷夸赞。有人问父亲：“菜卖吗？”
他拒绝了，说这是集体的财产。

3
善良的父亲

瓜果诱人，商店抽人搭窝棚守夜。
那时，我上小学，父亲夜晚常叫我作陪。
窝棚外月光洒在江面，波光粼粼；窝棚内
黑暗潮湿，我借煤油灯读书。菜地里手
电筒的光划破黑夜，映照出江边古镇的
吊脚楼。

一天晚上，我饥饿难耐，偷吃了两条
黄瓜，父亲闻到黄瓜味，训斥我“监守自
盗”，此事让我终生铭记。

在一个繁星点点的夜晚，父亲捉住一
小偷，对方哀求说“家里实在没吃的了”，
父亲什么也没说，将南瓜还给了他。饥荒
年代，生存本能胜过道德。此事教会了我
理解人性。

春夜寒风刺骨，父亲咳嗽不止，原来
是他把棉衣盖在了我的身上，自己受了
凉。天刚亮，他又去巡查菜地了。

春天，生机盎然，江水泛银光，蔬菜丰
收。商店的职工们高兴地排队分菜，感谢
父亲的辛勤付出。

4
病中的父亲

父亲劳累过度，身体渐衰，干活时需
用手撑腰。昔日挺直腰板的父亲，而今却
病倒在床，时时呻吟。母亲叫我和三哥送
父亲去镇上的医院就医。

朱沱镇医院设备简陋，医生诊断父亲

为坐骨神经损伤，但治疗无效。全家轮流
照顾，母亲尤为尽心。父亲心疼母亲，让
她回家料理家务、照顾孩子。

父亲病情未减退，每日疼痛不止，医
生建议转至重庆骨科医院治疗。转院前，
同事和商店经理前来探望，母亲在单位借
钱备用。

当天，我和三哥负责抬担架送父亲转
院。中午时分，父亲食欲不佳，勉强吃了
一点食物后，我俩抬他走进朱扬溪车站。
乘绿皮火车的人多，列车员帮忙将父亲抬
上车，担架横放在过道上。火车是慢车，
大小站都要停靠。车子一到站，三哥声音
洪亮地喊：“小心脚下有病人！”乘客们放
缓脚步，小心跨过担架。江津是大站，人
潮拥上列车，列车员与三哥维持秩序，乘
客们体谅配合。看着担架上痛苦的父亲，
我们盼望着早点到医院。

抵达重庆，我们步入繁华都市，高楼
与吊脚楼交相辉映。我忍不住对三哥问
这是哪儿，他不耐烦地说：“快走，等老汉
病好了再带你去逛。”不久，缆车带着我们
到了两路口的旅馆。

山城夜色迷人，旅馆灯光昏黄。父亲
躺在担架上，三哥劝父亲忍着点。此时，
父亲大叫：“痛死我了！”我遵照医嘱，多给
了父亲一片“强的松”，此刻的父亲头晕目
眩。服药后，父亲腰痛渐渐减轻，颤颤巍
巍地能站立起来，接着就不痛了。那晚，
父亲睡得香甜。

次日，父亲在我们陪伴下来到骨科医
院，医生诊断为“椎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
经”。医生开药后，我们立即返程。夕阳
下，父亲心情愉悦地返回家乡。

一周后，他拿着锄头重返菜园。
30年后，父亲病重去世。旧友前来探

望。当年偷菜的那位少年已是蔬菜公司
经理，赠送父亲花圈，上题“清白如山”。

那双珍藏在樟木箱中的胶鞋，承载
了我对父亲的思念，也是家族精神的
象征。

川江“压重石”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陶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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